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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部令人惊叹的未完成作

品。在该书的历史导论中，恩格斯用简短的篇幅，描绘了

一幅我们生存的世界的诞生发展、毁灭和再生的总画卷。

以下为《自然辩证法》原稿节选内容，让我们跟随恩

格斯一起来了解世界的形成、毁灭和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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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形成的各个天体——太阳以及行星和卫星上，最初是我们称为热的那种物质运动形式占优势。甚至在今天

太阳还具有的那种温度下，也是谈不上元素的化合物的；对太阳的进一步的观察将会表明，在这种场合下热会在多大程

度上转变为电和磁；在太阳上发生的机械运动不过是由于热和重力发生冲突而造成的，这在现在几乎已成定论。

随着进一步的冷却，相互转化的物理运动形式的交替就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直到最后达

到这样一点，从这一点起，化学亲和性开始起作用，以前化学上没有区分的元素现在彼此在化

学上区分开来，获得了化学性质，相互发生化合作用。这些化合作用随着温度的下降（这不仅

对每一种元素，而且对元素的每一种化合作用都产生不同的影响），随着一部分气态物质由于

温度下降先变成液态，然后又变成固态，随着这样造成的新条件，而不断地变换。

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逝中，处于

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

拉普拉斯以一种至今尚未被超越的方法详细地证明了一个太阳系是如何从一个单独的气团中发展起来的；以后的

科学越来越证实了他的说法。

单个的天体越小，冷却得越快。首先冷却的是卫星、小行星和流星，正如我们的月球早已死寂一样。行星冷却较

慢，而最慢的是中心天体。



当行星有了一层硬壳而且在其表面有了积水的时候，行星固有的热同中心天体传递给它的热相比就开始越来越处

于次要地位。它的大气层变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气象现象的活动场所，它的表面成为地质变化的场所，在这些地质变化

中，大气层的沉降物所起的沉积作用，同来自炽热而流动的地球内核的慢慢减弱的外张作用相比越来越占有优势。

最后，一旦温度降低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再超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那么在具备其他适当的化

学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活的原生质。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直到

现在连蛋白质的化学式都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化学上不同的蛋白体究竟有多少，而且只是在大约十年前

才认识到，完全无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消化、排泄、运动收缩、对刺激的反应、繁殖。

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形成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没有形态的蛋白质由于形

成核和膜而得以产生第一个细胞。而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也就有了整个有机界的

形态发展的基础；我们根据古生物学档案的完整类比材料可以假定，最初发展出来的是

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其中只有加拿大假原生物留传了下来；在这些原

生生物中，有一些逐渐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则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

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了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

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

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

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

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

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

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手的专业化

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

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

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的身躯的肢体，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

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

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

失。……

但是，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灭亡。也许经过多少亿年，多少万代生了又死；但是这样一个时期会无情地到

来，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越来越聚集在赤道周围，最终连在那里也不再能够找

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渐渐地消失，而地球，一个像月球一样死寂的冰冻的球体，将在深深

的黑暗里沿着越来越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到太阳上面。



有的行星遭到这种命运比地球早些，有的比地球晚些；代替配

置得和谐的、光明的、温暖的太阳系的，只是一个寒冷的、死去的

球体，它在宇宙空间里循着自己的孤寂的轨道运行着。像我们的太

阳系一样，我们的宇宙岛的其他一切星系或早或迟地都要遭到这样

的命运，无数其他的宇宙岛的星系都是如此，还有这样一些星系，

它们发出的光在地球上还有活人的眼能接受时将不会达到地球，甚

至连这样一些星系也要遭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当这样一个太阳系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并且遭受一切有限物的命运，即死亡的时候，以后又会怎样呢？太

阳的遗骸是否将永远作为遗骸在无限的空间里继续运转，而一切以前曾无限多样地分化了的自然力，是否将永远变成

引力这样一种运动形式？

“或者”，如塞奇问道，“在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些力，它们能使死了的星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

态，重新唤起它的新的生命？我们不知道。”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像知道2×2=4或物质引力的增减取决于距离的平方一样。但是在理论自然科

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用还不完全清楚的数量去进行计算，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补救有缺陷

的知识；理论自然科学把它的自然观尽可能地加工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如今甚至连最没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离开理论

自然科学也寸步难行。



现在，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离开这个原理它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但是物质的运动

不是粗糙的机械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它也是热和光、电压和磁压、化学的化合和分解、生命乃至意识。有人说，物

质在其整个无限悠久的存在中仅仅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与其永恒性相比只是极短的时间内，才有可能使自身的运动发生

分化，从而展示这种运动的全部多样性，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这样说就等于宣称物质是会

死亡的，而运动是短暂的。运动的不灭性不能仅仅从量上，而且还必须从质上去理解；一种物质的纯粹机械的位置移动

即使有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转化为热、电、化学作用、生命，但是这种物质如果不能从自身中产生这些条件，那么这样的

物质就丧失了运动；一种运动如果失去了转化为它所能有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能力，那么即使它还具有潜在力，但是不再

具有活动力了，因而它部分地被消灭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宇宙岛的物质把如此大量的运动——究竟是何种运动，我们到现在还不

知道——转化成了热，以致（依据梅特勒的说法）从中可能产生了至少包括2000万颗星的诸太阳系，而这些太阳系的逐

渐死寂同样是不容置疑的。这个转化是怎样进行的呢？关于我们的太阳系的将来的遗骸是否总是重新变为新的太阳系的

原料，我们和塞奇神父一样，一无所知。在这里，我们要么必须求助于造物主，要么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结论：形成我们

的宇宙岛的太阳系的炽热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径，即通过运动的转化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天然具有

的，因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由物质再生产出来，尽管这种再生产要到亿万年之后才或多或少偶然地发生，

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偶然中包含着必然性。



这种转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得到承认。现在人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诸天体的最终命运是互相碰在一起。人们甚至已

经计算这种碰撞必然产生的热量。天文学所报道的新星的突然闪现和已知旧星的同样突然的亮度增加，用这种碰撞最容

易说明。同时，不仅我们的行星群绕着太阳运动，我们的太阳在我们的宇宙岛内运动，而且我们的整个宇宙岛也在宇宙

空间中不断运动，和其余的宇宙岛处于暂时的相对的平衡中；因为连自由浮动的物体的相对平衡也只有在相互制约的运

动中才能存在；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宇宙空间中的温度不是到处都一样的。

最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宇宙岛的无数个太阳的热，除了极小的一部分以外，都消失在空间里，甚至不能把宇宙空

间的温度提高百万分之一摄氏度。这全部巨大的热量变成了什么呢？它是不是永远用于为宇宙空间供暖的尝试，是不是

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只在理论上仍然存在于为宇宙空间的温度已上升百亿分之一度或更低度数这一事实中？这个假定否

认了运动的不灭性；它认可这样一种可能：由于诸天体不断地相互碰在起，一切现存的机械运动都变为热，而且这种热

将发散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尽管存在“力的不灭性”，一切运动还是会停下来（在这里顺便可以看出，用力的不灭性

这个说法替代运动的不灭性这个说法，这是多么错误）。

于是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发散到宇宙空间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

（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某个时候自然研究的课题）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

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因此，阻碍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为炽热气团

的主要困难便消除了。



此外，诸天体在无限时间内永恒重复的先后相继，不过是无数天体在无限空间内同时并存的逻辑补充——这一原

理的必然性，甚至德雷帕的反理论的美国人头脑也不得不承认了。

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完成其轨道所经历的时间用我们的地球年是无法度量的，在这个循环

中，最高发展的时间，即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然界意识的人的生命的时间，如同生命和自我意

识的活动空间一样，是极为有限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每一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动物或动

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了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的规律以

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了。但是，不论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经常地和如何无情地完成着，不论有多少亿

个太阳和地球产生和灭亡，不论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在一个太阳系内而且只在一个行星上形成有机生命的条件，不论

有多么多的数也数不尽的有机物必定先产生和灭亡，然后具有能思维的脑子的动物才从它们中间发展出来，并在一个

很短的时间内找到适于生存的条件，而后又被残酷地毁灭，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仍永远是物质，它的

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

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节选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6～8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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